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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时时刻刻在和这个世界较劲，然后，隔三差五弄出一本书来。
我较劲的方式很简单，尽一切可能让我感兴趣的事情发生在我的内心。
二十年了，我一直都在重复这件事。
　　我所理解的创造就是重复。
对我来说，没有一次重复是一样的。
正如我的健身教练所要求的那样——重复一次，八；再重复一次，九；再重复一次，十。
杠铃是一样的，重量是一样的，我的每一个动作也是一样。
可是，只有我知道，这里的“一样”是多么地不一样。
第一下，我游刃有余，第三下，我余勇可贾，到了第十下，我必须使出我全部的力量。
为此，我的血管爬满了我的身体。
　　我轻。
作为芸芸众生中的一个，我知道我有多轻。
谢天谢地，不只是我一个人能够体会并表达这种轻。
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我第一次从昆德拉那里听说了这样的感受，他使用了一个令人窒息的词：不能
承受。
我为此感动了很久。
　　轻的人却又是勇敢的，具体的表现是他从来不惧怕重量。
这有点矛盾了。
这不矛盾。
中国的老百姓用极度俚俗的语言揭示了这个矛盾的人生哲学，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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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上海往事》讲述乡下少年唐水生来到大上海，被安排在当红舞女小金宝身边服侍。
小金宝是帮会头子唐老爷的情妇，但心中却爱着唐老爷的兄弟宋约翰。
而宋约翰与小金宝虽有私情，却一心只欲取得唐老爷的地位。
一次黑帮仇杀后，小金宝和水生被送到乡下，后又和老爷一起躲到一座孤岛上，扰乱了一对孤寡母女
桂花嫂和阿娇的平静生活，另一场内弛外张的人性斗争静静上演。
最终宋约翰一派功亏一篑，桂花嫂被灭口，大获全胜的唐老爷要带回阿娇栽培为下一个小金宝，他饶
过一命的小金宝，却出于对爱情和人性的双重绝望，选择了自杀身亡⋯⋯　　《上海往事》文笔细腻
，可以说比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更为精彩。
本书另收录中篇小说《孤岛》《楚水》《明天遥遥无期》，皆为叙述清末民国时期故事的中篇小说，
全面展示了民国时期社会风貌，充满了动人的民国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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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毕飞宇，男，著名作家，1964年1月年生于江苏兴化大营乡陆王村，1983年考入并在1987年毕业于
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从教五年。
现任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著有中短篇小说近百篇。
代表作品主要有短篇小说《是谁在深夜说话》、《哺乳期的女人》等；长篇小说《平原》、《推拿》
。
被誉为：“写女性心理最好的男作家”。
现供职于南京《雨花》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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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海往事　　那时候不叫南京路，叫大马路。
事情有一半就发生在大马路旁边。
要我说，我还是喜欢上海的那些旧名字，一开口就是大上海的味道。
有些东西新的招人喜欢，有些就不一样了。
就说名字，不管是人名还是地名，总是旧的好。
旧的有意思，有嚼头，见得了世面。
旧名字不显山不露水，风风雨雨、朝朝代代全在里头，招一格全是故事。
名字一换香火就断了，听在耳朵里再也不是那么回事了。
　　我是怎么到上海来的？
全是命。
你要相信命。
多少人在做上海梦？
他们的梦埋进了黄土，深更半夜变成了鬼火还在往上海冲。
可我十四岁就成“小赤佬”了。
叫“赤佬”是上海骂人的话，不好听。
话要反过来说，你不到上海你能成为小赤佬？
谁不想上大上海？
十里洋场呐！
可你来得了吗？
来不了。
老天爷不给你洋饭碗，你来了也活不下去，你连路都不会走。
那时候上海人是怎么说的？
“汽车当中走，马路如虎口。
”喇叭一响，你还没有还过神来，汽车的前轮就把你吞了，后轮子再慢慢把你后出来。
你的小命就让老虎吃掉噗。
我扯远了。
上了岁数就这样，说出去的话撒大网都捞不回来。
——我怎么来到大上海的？
还不就是那个女人。
　　所有的下人都听说小金宝和唐老爷又吵架了。
小金宝的嗓子是吵架的上好材料。
老爷最初对小金宝的着迷其实正是她的嗓子。
老爷常说：“这小娘们，声音像鹅毛，直在你耳朵眼里转。
”老爷说这几句话时总是眯着眼，一只手不停地搓摸光头。
他上了岁数了，一提起这个年轻女人满脸皱纹里全是无可奈何。
但老爷身边的人谁都看得出，老爷的无奈是一种大幸福，是一种上了岁数的成功男人才有的喜从心上
来。
老爷是上海滩虎头帮的掌门，拉下脸来上海滩立马黑掉八条街。
洋人在他面前说话也保持了相当程度的节制。
但老爷到了晚年唐府里终于出现了一位敢和他对着干的人，是一个女人，一个年纪可以做他孙女的俏
丽女人，一个罂粟一样诱人而又致命的女人。
她不是老爷的妻他不是老爷的妾。
老爷只是花钱包了她，就是这样一个骚货和贱货硬是把老爷“治住了”。
唐府的下人们私下说，男人越是有了身份有了地位就越是贱，人人顺着他，他觉得没劲，有人敢对他
横着过来，他反而上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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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就希望天下的女人都像螃蟹，横着冲了他过来。
小金宝是个什么东西？
男人的影子压在身上也要哼叽一声的货，她就是敢把屁往老爷的脸上放！
老爷挠着光头就会嘿嘿笑。
下人们心里全有数，他就是好小金宝的这一口！
　　老爷在英租界的上好地段为小金宝买了一幢小洋房。
这么多年来小金宝一直叫喊找不到一个称心如意的贴身丫头。
老爷给她换掉五六个了。
老爷弄不明白她为什么那么仇恨小姑娘，长短肥瘦都试了，没有一个合她的意。
老爷不高兴地说：“换了这么多丫头，你总不能让我给你找个带把的吧？
”小金宝白了老爷一眼，扭了腰说：“为什么不能？
我们没把的伺候你们男人，为什么带把的就不能伺候伺候我？
”老爷一脸无奈。
老爷顺眼看了一眼立在门房的二管家。
连说：“我就要一个带把的！
”小金宝说完了这句话生气地走了，她在临走之前拎住老爷的两只把风耳晃了两晃，老爷的光头弄得
像只拨郎鼓，但小金宝的这一手分寸却是极好，生气、发嗲、撒娇和不依不饶全在里头，看得见七荤
八素。
老爷望着小金宝远去的屁股心里痒痒的，故意唬了一张苦脸。
老爷背了手吩咐二管家说：“再依她一回，给她找个小公鸡。
”二管家低下头，小心地答应过。
临了老爷补了一句：“好好挑，挑一个没啼的。
”　　我跟在二管家的身后走向那扇大铁门。
大铁门关得很严，在我走近的过程中，左侧的一扇门上突然又打开了一道小铁门。
开门人又高又大，皮肤像白蜡烛，满脸都是油光，他的手背与腮边长满亚麻色杂毛，眼珠子却是褐色
的。
最让人放心不下的是他的睫毛，在他关注别人时他的睫毛总让人觉得他是HH隆人。
他的两道褐色目光紧盯住我。
我提了木箱望着他，脚下被门槛绊住了，打了一个踉跄。
二管家伸出手扶住我。
一脸不在乎地说：“别怕，他是个白俄。
”白俄伸出两只大巴掌，在我的身体上上上下下拍了一遍。
二管家对他说：“小东西才十四。
”白俄马上对二管家讨好地一笑，这一笑把我吓坏了，我贴到了二管家的身边。
二管家笑着说：“第一次进唐府都这样。
”　　唐府的主楼是西式建筑。
石阶的两侧对称地放了许多盆花。
兰草沿了墙脚向两边茂茂密密地蓬勃开去。
院子里长了法国梧桐，又高又大，漏了一地的碎太阳。
二管家领着我从右侧往后院走。
小路夹在两排冬青中间，又干净又漂亮，青砖的背脊铺成“人”字形，反弹出宁和清洁的光。
我听见了千层布鞋底发出了动听的节奏，走在这样的路上心里自然要有发财的感觉。
　　“有钱真好。
”我忍不住小声自语说。
　　“有钱？
这算什么有钱？
”H管家说，“大上海随你找一块洋钱，都能找到我们老爷的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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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才能有钱？
”我把箱子换到另一只手上说。
　　“你越喜欢钱，钱就越是喜欢你。
”　　“钱喜不喜欢我？
”我急切地问。
　　“到上海来的人钱都喜欢，”二管家不紧不慢地嘈叨说，“就看你听不听钱的话。
”二管家是个爱哈叨的人，一路上他的嘴巴就没有停止啃咬。
我的运气不错，一下子就碰上了饶舌的人。
饶舌的人一般总是比寡言者来得和善。
　　我说。
“怎么听钱的话？
钱能说什么话？
”　　“说什么话？
”二管家说，“这年头钱当然说上海话。
”　　我跟了两步，说：“我听钱的话。
”　　二管家宽容地一笑，摸了我的头说，“那你就先听我的话。
——你要钱干什么？
”　　“回家开豆腐店，等我有了钱，我回家开一个最好的豆腐店。
”　　“豆腐店？
豆腐店算个屁。
”　　对面走过来一个女佣，她的手里捧了一大块冰，凉得热气腾腾。
一女佣从二管家面前走过时立即堆上笑，用车承的语调说，“二管家。
”二管家点过头，鼻孔里哼一声，算是答应。
　　回头想想二管家这人有意思。
我做人的道理有一半是他教的。
谁和他在一起他也会教你，他喜欢说话。
二管家这人喜欢说话，就像我现在这样。
人上了岁数牙齿就拼不过舌头了。
二管家这人其实心不大，能在虎头帮唐老大的手上混得一个体面差事二管家心满意足了。
现在想来二管家这人其实可怜。
他是个极聪明的人，在大上海，他的心思全耗在别人的心思里了。
他整天察言观色，瞪了一双眼睛四处打听，为的是什么？
在上海滩能混得像个人。
他越想像个人其实越来越像条狗，上海滩就这种地方。
我到上海不久他就惹上大祸了。
他本可以不死的，可他还是死了。
他死在对唐老爷的愚忠上。
一个人对主干不能不忠，一个人对主子更不能太忠，太忠了就患，成了愚忠。
不忠容易引来灾祸，太忠则容易招来灾祸。
二管家的死是他自己把来的。
我当初要是懂事就劝他别那样了。
可我能懂什么？
我才十四岁。
　　二管家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把我带进厨房，而是把我带进了浴室。
这时候大上海的钟楼响起了遥远的报时声，满打满算地六下。
我站在浴室门口侧了耳朵问，“这是什么？
怎么这么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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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家推开浴室的门说：“这是钟，大上海的铁公鸡。
”二管家进了浴室，命令我说：“全扒了，你他妈像个馊粽子。
”我望着浴池，地面很大，正对炉堂口的墙面上晃着橘黄色火光，懒洋洋的。
二管家不耐烦地说：“快点脱！
”我一颗一颗解扣子，我的粗布盔上衣上有了汗渍渍的湿感。
我把衣裤团在地上，翘着屁股泡进了热水，不规则的乳色热气在脖子四周袅娜并升腾。
二管家用火钳勾起了我的衣裤，迅速塞进了炉堂。
我还没有来得及叫喊墙壁上懒散的橘黄色火苗顷刻间张牙舞爪了，变得汹涌澎湃。
我望着火苗重新黯淡下去，忍不住心疼。
二管家没理我，只是进了水地把头泡进水里去，好大一会儿才伸出脑袋，他的头发被在额头上，看上
去非常好笑。
二管家的情绪不错，他在雾气里头对我很开心地咧开嘴。
我想了想，也跟着他笑，望着墙上平静的火苗无端地幸福起来。
　　“你知不知道你怎么能进唐府的？
”　　我的下巴点在水面，不解地对他摇头。
　　“你讨大便宜了，小子，就因为你姓唐！
”二管家快活地扭动腰肢说，“在这块码头，只要你姓了唐，事情就好办了。
姓了唐再进了唐府，那可就齐了。
小子，在唐府里头，你是只小耗子，可你再跨出唐家的门槛，猫见了你都得叫你三声大爷；不过呢，
你不能乱动，该在洞里呆着你就乖乖呆着，在大上海，伸手退手。
开日闭口全是大学问，你要走错了一步，叭，夹子就把你拦腰夹住了。
——你就算完了。
没有第二回2大上海就这样，你还小，这个你不懂，——记住了，小耗子？
”　　“记住了。
”　　二管家报住了我的头，往我的头上打洋皂。
我抓了几下，头冲向起了一大片洋皂泡沫细碎的滋滋声，像爬过好几只螃蟹。
二管家把洋皂塞到我的手上，命令说：“好好擦，——这可是东洋货，你给我把耳后头好好搓几把，
别他妈的给我添麻烦。
”我把东洋皂握在手上，滑滑的像一条泥鳅，有一股很好的香味。
东洋货我可是头一回碰到。
我所知道的东洋货只有“味之素”，听人说像面粉，鲜得在舌尖上打滚。
我只在县城戏园子旁边见过广告，蓝蓝地写成“味0素”，大人们总是说“味之素”。
　　二管家说：“小子，你他妈真是好福气，赶上这个时候来上海。
我0优爷来上海的那阵子，大马路上还没有装新灯呢。
”二管家从我的手里接过东洋皂在身上格吱格吱只是乱擦，“上海滩的这些大楼，别看那么高，在老
爷眼里全是孙子，是老爷看着它flJ一天一天长高的。
老爷在十六铺做事那阵子，嘴上刚刚长毛，后来入了门，‘通’字辈的，这个你不懂。
二爷和三爷原比老爷晚一辈，排在‘悟’字上的，大清亡国的那一年，老爷从英国人手里救了他俩的
命，反和他们拜了把子，结成生死兄弟，这是什么事？
可咱们老爷就这种人！
老爷就是靠一身仗义打下了这块码头！
”　　“我给老爷做什么？
”我慌忙问，内心充满崇敬。
　　“想伺候老爷？
”H管家耸起肩头大度地·笑；“不吃十年素，就想伺候老爷？
”　　我抹了一把脸，对了二管家只是眨眼。
　　“你去伺候一个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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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家神秘地一笑，悄声说。
　　“我要伺候老爷！
”　　二管家对我的不知天高地厚没有发脾气。
我真是碰巧了，二营家因为当晚的艳福变得格外宽容。
他笑笑说：“是老爷的女人，老爷棒了十年了，大上海的歌舞皇后。
”　　“我不会。
”我说。
　　二管家有点不高兴了，“嗯”了一声，说：“又他妈的不是让你当主子，做奴才，谁他妈的不会
？
一学就会！
”　　我不啃声。
我的头脑只想着老爷。
我轻声说：“我不。
”　　“你不？
”二管家弄着手里的泡沫，怎么也没料到我敢回他的嘴，顺手就给了我一巴掌，脸上拉下一道黑。
“你不？
等见了她，你想学就来不及了！
——你不，老子混到今天这个份上，都不知道不字怎么说。
鸟小不知树林大！
上海滩多少脑袋掉进了黄浦江，知不知道为什么？
嗯？
就因为说了那个字。
不？
手拿洋枪管，误作烧火棍，你小东西胆子可真大！
我告诉你，你先伺候个把月，你能把个把月撑下来，这只烫饭碗你才捧得住，——记住了？
”　　“记住了。
”　　二管家从浴室里一出来就对我进行了改装。
他让我套上了黑色绸衣，袖口的白色翻口翻上去长长的一大块。
二管家说：“唐家的人，白袖口总是四寸宽，你可不要拿他擦鼻子。
老爷可容不得家人袖口上的半点斑，记住了没有？
”我说：“记住了。
”随后二管家找出一只梳子，把我的头发从中央分出两半，沿着耳根齐齐剪了一圈。
我的头上像顶了一只马桶盖。
二管家帮我较完指甲，说：“好了，小子。
从现在起你是小姐的跟班了，你要记住，是我把你带到了上海。
你要好好干，可别丢了我的面子！
将来发财了，别忘了今天！
——记住了？
”　　“记住了。
”　　二管家用手擦去了玻璃上的水气，我从镜子里一下看见了一个穿着齐整的小少爷。
我知道那个人就是我。
洋皂真是不错，我的脸皮也比先前白了。
我的身上洋溢着一种洋皂的城市气味，我看了一眼二管家，这老头真不错，就是喀噱了点。
我回过头，迈出了步子，做了上海人走路的味道就是不一样。
　　“逍遥城”三个大字是由霓虹灯管构成的，多种不安稳的色彩迅速闪耀即刻又迅疾死亡，行书的
撇捺因灯管的狂飞乱舞失却了汉字的古典意韵，变得焦躁浮动又急功近利，大街两边灯光广告林立，
一个个搔首弄姿，像急于寻找嫖客的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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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汽车里一站上水泥路面就感受到夜上海的炎热。
汽车喇叭一个劲地添乱，它们呼啸而来，呼啸而去。
汽车被各种灯光泡成杂色，受了伤的巨形瓢虫那样花花绿绿地来回爬动。
一个乡村妇女慌张地横越马路，车喇叭尖叫了一声，妇女打了个愣，随即被车轮子搞倒了。
二管家在我的肩上轻拍一下，我急忙回过头来。
“上海有句话”，二管家关照我说：“汽车当中走，马路如虎口，你可要当心。
”　　我尾随在二管家身后走进逍遥城。
屋里乱哄哄地挤满了人。
各种口音嗡嗡作响交织在一块。
烟雾被灯光弄成浅蓝色，浸淫了整个大厅。
我的呼吸变得困难。
吸气老是不到位，我担心这样厚的空气吸到肚子里会再也吐不出来的。
我的脑子里空洞如风，脚步变得犹疑，仿佛一不小心就踩空了，栽到地窖里去。
这样的场面使我恍如游梦，伴随着模糊的兴奋和切实可感的紧张胆怯，我不停地看，我什么也没有看
见，我每走一步都想停下来对四处看个究竟，别一不小心踩出什么乱子。
但二管家已经回头两次了，脸上也有了点不耐烦。
这个我相当敏感。
我内心每产生一处最细微的变化也要看一眼二管家的。
这个城市叫“上海”真是再好不过，恰如其份，你好不容易上来了，却反而掉进了大海。
上海是每一个外乡人的汹涌海面。
二管家在这片汪洋里成了我的唯一孤岛。
不管他是不是礁石，但他毕竟是岛，哪怕是淤泥，这个爱崎叨的老头总算是我的一块落脚点。
我机警而紧张地膘着他，二管家第三次回头时我吃惊地发现他离自己都有两扁担那么遥远了。
我两步就靠了上去，脚下撞得磕磕绊绊。
我一跟上他心里又踏实了，胆怯里窜出了少许幸福，见了大世面。
我侧过了脸，慢慢地重新挂下下巴，痴痴地看领带、手表、吊扇这些古怪物什。
四只洋电扇悬在半空，三个转得没头没脑，有一只却不动，四只木头叶片傻乎乎地停在那儿。
我望着这只吊扇脚底下迈不出力气了。
我曾听说过的，大上海有许多东西它们自己就会动，从早动到晚，我望着电扇脸上遏止不住开心，终
于真正走进了大上海，终于成了大上海的人了！
我十分自豪地想起了乡村伙伴，他们这辈子也别想看见洋电扇的。
但只有一眨眼工夫，我又记起了二管家，慌忙赶了上去。
　　坐在吧台的几个正在讨论一匹马。
“它三岁，是一匹母马，马场上叫它‘黑闪电’，我叫它达琳，”小分头大声说，他的颧骨处布满酒
意，随风扇的运转极为浮动。
“我认准了它，两年的血汗全让它砸了，下午枪一响，达琳第三个冲出去，最后一百码它还在第二、
我准备跳黄浦江了，他妈的维克多最后一圈它摔到了，达琳一马当先，什么一马当先？
嗯？
就是他奶奶的发！
够你淌去年臭汗！
”　　“马票又涨了吧？
”身边的一个问，“长了长了，”小分头说，“马场那帮家伙真黑，六块了，少一个子儿也不行，他
妈的上个月还是五块。
”　　“不行了！
”三四米远处突然站起来一个中年人，“烟土不行了，开窑子也不行了，军火还不到时候，要发，这
会儿只能在盐上发，要得甜，加把盐，古人就这么说了，安格联干爵是什么眼光？
汇丰银行白花花的银子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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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白花花的盐巴！
”　　我往前走了几步，一个老头在另一处开了衣襟不以为然地摇头，他显然听到了中年人的大声叫
喊，他慢悠悠地对身边的说：“白花花的盐是钱，白花花的俄国娘儿们就不是钱卢老头伸长脖子压低
了声音说、“俄国娘儿们可真不含糊，干起活来舍得花力气，我刚买了五个，用了都说好！
”身边的那个失声而笑，拿起了酒杯，讨好地和老头碰了一下。
　　我听得见他们的叫喊。
他们说的是中国话，每个字我全听得清。
可我一句听不懂。
我弄不懂上海人大声吵闹的到底是什么。
这时候左边站起一个穿白衣服的，他打了个响指，大声说：　　“香按，Waiter，香按香按！
”　　坐在他身边的一个举起手，高声补充说：　　“——，——！
”　　“逍遥城”里的女招待都认得二管家。
二管家一到就把外上衣脱了，套在椅背上。
二管家真是有派头，金牙齿、手表和皮鞋他全有。
我们家乡的人说，装金牙的要笑，带手表的要捞，穿皮鞋的要跳。
二管家不笑，不捞也不跳，财大气粗的派头全在走路的样子里头。
二管家在歌台前坐好了，为自己要了一杯酒和一颗冰块。
二管家没有忘记为我点一盘冰淇淋。
我没敢动，二管家用手背把冰淇淋推到我面前，用下巴示意我吃。
我端起盘子，舀一口送进嘴，没有来得及嚼我就吐了出来。
我用手捂住嘴，又卑怯又害羞地望着二管家。
二管家正端了杯子，冰块在杯中凌凌作响。
“怎么了？
怎么吐了？
”我说：“烫。
”二管家就笑。
他的背靠到符背上胸脯笑得扩展开来。
“这是冰淇淋，小子。
”他说，“只有有钱人才能在夏天享到冬天的福。
”我不放心，小心尝了一口，心里头有底了。
我学着二管家的样，吃一口停一次。
台上的灯光突然变了，红红的一堵墙上放射出雾状红光。
几只铜质喇叭一起吹起了曲子，拐了十八个弯。
硕大的舞台上斜着走上来一排姑娘，她们的裙子极短，裸露出整条大腿，大腿在红色雾光的照耀下有
点不真切，毛绒绒的样子。
她们头顶的旋转吊灯也打开了，吊灯的转动光束打在她们的皮肉上，整个人弄得斑斑点点，如大动春
情的金钱豹。
　　十几个姑娘甩胳膊扔腿狂舞了一气，一个鲜红高挑的女人没头没脑地走了上来，她一登台台下响
起了一片欢呼与惯哨。
二管家把两只手举得很高，带头鼓起了巴掌。
二管家低下头小声对我说：“小金宝！
”我望着舞台上这个叫小金宝的女人，从头到脚就觉得她是假的，不像人。
她的长发歪在一边，零零挂挂的，藤蔓一样旋转着下来，她对着台下弄出一个微笑。
在另一阵欢呼中她把两片红唇就到了麦克风前。
她的歌声和她的腰肢一样摇摆不定，歌词我听不清楚，只有一句有个大概，好像在说谁，“假正经，
你这个假正经，”这句话小金宝唱了十几遍，整个大厅里就听见她一个人在哼，“假正经，你这个假
正经——”　　客人们三三两两走进了乐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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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上的姑娘们舞得也格外起劲。
二管家的脸上一直保持了微笑，他不停的喝，很突然地向我侧过身。
　　“小东西，王人咬过你没有？
”　　二管家的话在大厅里极不清晰，我几乎没有听见。
二管家不高兴地放下杯子，伸出右手把我的脑袋扭转过来，让我与他面对。
二管家大声说：“你有没有被王八咬过？
”　　我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茫然地望了他一眼，又把头转过去了。
　　二管家再一次伸出手，把我的脑袋拨向他自己，他的嘴靠过来，嘴里的热气喷得我一脸，“你真
欠这顿咬！
”他点了头说，“听我说小子，三八咬住你，你千万不能动，就让它咬着，你越动，它咬得越紧。
把那阵疼熬过去，时间一长，它自己就松下去了。
”　　我恍恍溜溜地点了一回头。
二管家用指甲弹着玻璃杯，用一种怪异的神情盯着我。
“你要让她高兴，就好办了。
老爷包了她，她就有法子让老爷高兴，老爷一高兴，她就成歌舞皇后了。
在上海不论什么事，只要老爷高兴，就好办了。
”二管家点上一支烟，点烟时二管家自语说：“在歌厅里给老爷挣钱，到了床上给老爷省钱，她就是
会用二斤豆腐哄着老爷上床⋯⋯”　　我不知道他说的是谁，但我听出来了，老爷喜欢吃豆腐，我回
过头去，大声说：“等我开了豆腐店，我天天供老爷吃豆腐。
”　　二管家愣了一下，叨了香烟懒洋洋地把眼珠子移向了我，他笑起来，没有声音，胸口一鼓一鼓
的。
他笑的时候叨香烟的嘴角一高一低，有点怪，显得下流淫荡。
二管家摸摸我的头，说：“傻瓜姓了唐也会变得机灵，——豆腐你还是自己吃吧。
老爷的事，有人伺候。
”二管家的目光把小金宝从头到脚又摸了一把，对今天的一切都很满意。
　　小金宝在台上一曲终了。
她倒了身子，裙子的岔口正对了台下，她的目光骚哄哄地从这只眼角移到那边的眼角，均匀地撒给每
一个活蹦乱跳的男人。
　　二管家把香烟架在烟缸上、站起身说：“跟我来，到后台去。
”　　这个叫小金宝的女人把我的一生都赔进去了。
人这东西，有意思。
本来驴头不对马嘴，八杆子打不着，说不难哪一天你就碰上了。
我和小金宝就是碰上了。
恩恩怨怨也就齐了。
我的上海故事，说到底就是我和小金宝的故事。
秘怕这个女人。
那时候我也恨这个女人，长大了我才弄明白，这女人其实可怜，还不如我。
珠光宝气的女人要么不可怜，要可怜就是大可怜。
怎么说“红颜薄命”呢。
老爷花钱包了她，在上海滩她好歹也是“逍遥城”的小老板，其实她能做的事就两样，就是二管家说
的，在逍遥城给老爷赚钱，在床上给老爷省钱。
后来我和她一起押到了乡下，我们像姐弟那样好了两天，我对她一好就把她害了。
我想救她，多说了一句话，这句话一出口就要了她的命。
在唐家做事就这样，一句话错了有时就是一条命，现的。
立马就让你看见尸。
小金宝就这个命，多少人作贼她，她自己也作贱自己，没事，一有人对她好，灭顶之灾就来了。
她就这个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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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金宝没有死在上海。
她死在那个小孤岛上。
她把那把刀子插到自己的肚子里去了。
我就在门外，我被她关在门外，只过了一会儿血从门槛下面的缝隙里溢了出来。
我用手捂住门槛，捂住血，对她大叫说：“姐，你别流血了，姐，你别流血了。
”她不听我的话。
她的血也不听我的话。
她的血和她的年纪一样年轻，和她的性子一样任性，由了性子往外涌，灿烂烂地又鲜又红。
血开始滚烫，有些灼手，在夏未汹涌着热气，后来越润越大，越铺越粘，慢慢全冷掉了。
我张着一双血手叫来了老爷，老爷一眼就明白了。
他显得很不高兴。
老爷嘟娥说：“我可以不让人活，就是没法不让人死。
”　　你信不信梦？
我信。
几十年来小金宝反反复复对我说一句话，她总是说：“我要回家。
”这是她死前最后一晚对我说过的话。
梦里头小金宝披了长发，上衣还是翠花嫂的那件寡妇服，蓝底子滚了白边。
我就没问一句：“你家到底在哪儿？
”我那时不问是有道理的，我知道她答不出。
我一直想在梦里头好好问问她。
我一问，梦就醒了。
梦是一条通了人性的狗，该叫的时候叫，不该叫的时候它就是不叫。
我想来想去最后把她的骨头迁到了我的老家，埋在一颗桑树底下。
桑树可是她最喜欢的树。
我去迁坟的那一天是个秋天，没有太阳。
小孤岛上芦苇全死了，芦苇花却开得轰轰烈烈。
芦苇花就这样，死了比活着更精神，白花花的一大片。
秋风一吹，看了就揪心。
岛上的小树一直没有长大，秃了，上头停了几只乌鸦。
我刨开地，小金宝的骨头一块一块全出来了。
她手腕上的手镯还在呢。
我坚信小金宝埋到土里的时候还没有死透，她的手像竹子，一节一节，散了，但弓得很厉害，两只手
里都捏着大土块。
我坚信她没有死透。
当年上海滩上的一代佳人，而今就剩了一张架子，白的。
大骨头都康了。
我把小金宝的骷髅捧在手上，闻到了几十年前的腥味。
脑子里全是她活着的样子。
她在我的脑子里风情万种，一眨眼，就成骷髅了。
一张脸只剩下七个洞，牙咬得紧紧的，一颗对了一颗，个项个。
世上万般事，全是一眨眼。
灯红酒绿，掉过头去就是黄土青骨。
大上海也好，小乡村也好，你给我过好了，是真本事，真功夫。
小金宝就是太混，没明白这个理，自己把自己套住了，结成了死扣。
　　二管家带领我走向后台。
过道又狭又暗，只有一盏低瓦路灯。
刚才台上的一群姑娘叽叽喳喳下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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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在台上很漂亮，但从我身边走过时她们的脸浓涂艳抹，像一群女鬼。
我有些怕，脚底下又没深浅了。
　　二管家用中指指关节敲响了后台化妆室的木门。
他敲门时极多余地弯下了背脊，这一细小的身体变化被我看在了眼里。
“进来。
”里头说，二管家用力握紧了镀镍把手。
小心地转动。
小心地推开。
小心地走进去。
　　“叫小姐！
”二管家一进门脸就变了，长了三寸。
“叫小姐。
”他这样命令我。
小金宝半躺在椅子上，两条腿搁在化妆台边，岔得很开，腿和腿之间是一盒烟与一只金色打火机，她
胡乱地把头上的饰物抹下来，在手里颠了一把，扔到镜子上，又被镜子反弹回来，而后她倒好酒。
我说：“小姐。
”小金宝没理我．却在镜子里盯着门口的一位女招待。
小金宝说：“过来。
”文书待走到小金宝面前，两只手平放在小肚子前面。
小金宝点点头，说：“转过身去。
”女招待十分紧张地转过了身。
“嗯。
”小金宝说，“身腰是不错，脱落出来了。
”小金宝摸摸女招待的屁股说：“难怪客人要动手动脚的。
”“——小姐。
”女招待惶恐地说。
“刚才没白摸你吧？
”小金宝说，她猛地把手伸到女招待的乳罩里头，抠出一块袁大头，小金宝盯着女招待，眼里发出来
的光芒类似于夏夜里的发情母猫。
“别说你藏这儿，你藏多深我也能给你抠出来！
”“小姐，”女招待拖了哭腔说。
小金宝用袁大头敲敲女招待的屁股说：“你记好了，屁股是你的，可在我这儿给人摸，这个得归我，
这是规矩！
”小金宝把洋钱重新塞到女招待的乳罩里去，脸上却笑起来，说：“你是第一次，”女招待连忙讨好
地叫了声小姐。
“但我也不能坏了我的规矩，”小金宝敛了笑说，“这个月的工资给你扣了，长长你的记性，——去
吧。
”　　女招待刚走小金宝就回过头，瞟了我一眼，自语说：“这回换了个小公鸡。
”小金宝端起酒杯，在镜子里望着我，她的目光和玻璃一样阴冷冰凉。
但她在笑。
“过来。
”这回是对我说的。
　　我往前走一步，踩在了一件头饰上，紧张地挪了挪脚步。
小金宝伸出一只手，叉住了我的脖子。
她的手冰凉，好像是从冬天带到夏天里来的。
我的脖子缩了一下，僵在了那里。
她的大拇指摸着我的喉头，上下滑了一遭，问，“十三还是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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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
”二管家在后头说。
　　“十四，”小金宝怪异地看着我，“——和女人睡过觉没有？
”　　“小姐⋯⋯”二管家十分紧张地说。
　　“睡过。
”我愣头愣脑地说。
　　“谁？
”小金宝的头靠过来，小声说，“和谁？
”　　“小时候，和我妈。
”　　小金宝很开心地重复说，“哦，小时候，和你妈。
”小金宝扬起眉头问，“姓什么？
”　　“姓唐。
”二管家又抢着回答说。
　　“姓什么？
”小金宝迅速地掉过头，“——让他自己说！
”　　“姓唐，”我咽下一口口水，回答说。
“我姓唐。
”　　小金宝说：“你姓唐。
”她把唐字拉得很长。
小金宝说：“从今天起，你就叫臭蛋。
”　　“我不叫臭蛋，我叫⋯⋯”　　“我让你叫什么你就叫什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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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小说比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更精彩！
　　《上海往事》首度集中收录作家摹写清末及民国题材的四部中篇小说，集中展现民国社会多方面
风情，是多项文学奖得主毕飞宇迄今最全作品集（共七卷）之卷四。
《上海往事》装帧设计典雅，采用精美双封，可满足读者阅读与典藏的双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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